
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偌 大的校园

就剩我一人，冷风夹着细雨斜斜地吹

着，我立在屋檐下，正 思量着……这时

乡邮递员送来了一 包信件。其中有一

封是财校时的女友写来的：好 久没有

看到你的作品 了，你难道忘了你的梦

想？尽管现 实让我无奈地从你身边走

开，但我依 然希望看到你梦想成真的

那一天。不要停下来，我在默默祝福

你，也在倾听你走在路上的声音……

我抑制不住 内心 的伤痛 ，趴在干

硬的床上痛哭。
我重新拿起了笔，在灯光下叙说

着内心 的痛苦与希望。文字从山村流

向城市，变成铅 字又 飞落到我的手中。
写作的同时，我又踏上 了 实现 自我的

另一条途径——报名参加 会计专业技

术资格考试，把 自己完全沉 浸于书本

之中。第一次参考，我名 落孙山。但我

没有气馁，继续准备来年的再考。
谁想到命运却一下 子 又 改 变 了

我。市里公开向全市招聘公务员，我以

一大堆已发表的作品 和出 色的表现，

通过了笔试和面试。从此我成了人民

警察中的一名会计人。去山村小学搬

行李的那一天，我最想做的是，向那位

女 同学打个电话 ，道一声谢谢。
工作环境的改 变让 我抑郁的心 境

豁然开朗。我努力地工作着，但很快又

发现机关生活的枯燥和无奈。
在一次年终考评中，我的 工 作并

不差，但由于我对这次评比 准备不 够，

得了个倒数 第一，我心 里一下子失去

了平衡。那种很 无 聊的感觉又 强烈地

包围着我。夜里，我怎么也睡不 着，想

着自己的未来，竟有些茫然。我试着拨

通了省城一位老师的电话 ，讲出了 自

己的困惑。不久，老师给我寄来了一套

会计函授教材，勉励我不要放弃，继续

深造。从此，我除了完成每天的正常工

作，就独 自沉 浸在书香里。又一年过去

了，就像春天播下的种子已到了秋天

收获的时节，1999年，我同时获得了会

计师资格证书和会计电算化 专业的本

科毕业证书，业余时间还在财会专业

报刊上发表近10篇稿件。
现在，我已成为单位 财务部门的

业务骨干，找到 了属于自 己的一方天

地。但是，那种走在路上的感觉依 然强

烈地簇拥着我。

“会计人”征文选登遥远的牵挂

★颉茂华★（内蒙古）

我最终明白 了，忘记 颖是不可能

的，尽管有些东西记 住便是一种忧伤

… …

我 不 知 道我 为 什 么 这样刻 骨铭

心 ，只 知道我刚参加 会计工 作的那些

日子里最珍贵的是颖给我留下的。至

今，仍不 时的有一个纤柔的红 色身影

飘忽在我的眼前……

记得大学毕业第一天到财务科报

到，科长领我到了给我布置好的 办公

桌前，指着前面的一个穿红衣服的女

同志说：“你们以 后一个跑银行，一个

干出纳。”这时，她扭过头向我灿灿地

一笑，我慌 忙的目光不知放在哪里好。

从此 ，那灿灿的笑容便在我心 中定格。
记 忆中的那个秋天，暖融融的阳光撒

满了每个日子。
后 来，我知道了她叫颖，是去年毕

业刚分配来的大学生。她的 家离这座

城市很远，她说：“一年来，她在这里很

孤 独，总想找个人聊聊天……”说 完她

就 浅浅地笑，酒窝里漾满了善意。我的

内心 也充满了坦 然和从容。
颖第一次在我面前流泪是在听我

讲起我自 己故 事的时候。那是一个星

期日的下午，刚刚下过小雨，小草绿绿

的，阳光很好。我对颖说起了我的母

亲，那个为 了让我能交上学费，节衣缩

食奔求于四 邻的母亲。说 起了母亲在

我大学即将毕业的时候 ，在农田 里挥

汗劳作，最后 晕倒，口 里吐 出的鲜血 浸

红了一大片泥土。颖听着听着就哭了，

哭得泣不成声。
与颖走过的 日子，是我有生以 来

最快乐的日子。我们一起上班，一起学

习，甚至一同吃饭，双 方在不 经意间营

造了一份深深的默 契。1995年我们通

过了全国会计师技术资格考试，我坦

然地接受别人羡慕的 目光，也坦 然地

和颖分享那份纯洁融洽的友情。
后来，颖又 考取了 注册会计师，受

聘于南方一家会计师事务所，我也准

备考完最后 两门 南下去追随她。一年

来我们书信往来，维系着感情，但从她

的 来信 中我渐渐地发 现她 的观 念在

变，想法也在变。她竟说出了世界上本

无诚信 可言，人与人互相利用才构成

了这个芸芸众 生的社会……一股凉意

直刺我心 头。
一年后 ，等我考取了 注册会计师

急切 南下时，听说她 受聘的那家事务

所因 为 出具假 验资报告已被封闭 了，

颖及其他 几 个注册会计师也受到了不

同程度的惩罚，颖于是离开了 那座美

丽的城市，不知去向……

我独 自徘徊在大街上，这又是一

个秋天。秋雨霏霏，阵阵凉意，世 间万

物似乎都隐匿 了，只 留下空空的湿地

伴随着我，像是在伴我寻找着什么，又

像是在等待我去填补什么。我的眼前

不时地浮现出那个红 色的身影，不过

马上又被雨丝分割得支离破碎。我闭

上双 眼，双手合十，心 中默 默 地念着

… …

希望她知道，这个世界上起码有

个人还是值得信赖。

“会计人”征文选登借贷人生

★许 琛★（江苏）

那一年，我从学校毕业，被分配到

一家国有企业做出纳。这是一家物资

流通企业，每天前来购货的人络绎不

绝，业务相当繁杂。刚刚走上工作岗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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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我十分珍惜这个机会，工 作勤勤恳

恳，任劳任怨，一有空闲时间就结账盘

点。一个月下来，我所经管的账务账款

相符，账目 清楚，得到 了 同事们的好

评。随着对业务的熟悉，我紧绷的神经

逐渐放松了下来，一日 ，公 司来了一位

购钢材建房的农民，他磅完了钢材带

着缴款单来办公 室交款。“3 105元”

——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数 字。他 交款

时，不是一次性交完，而是一沓沓地数

给我。票面很零碎，10元、5元、1元甚至

还有角票，我认真地清点着，但 办公 室

里 同 事们的 笑闹 声分散 了我的 注意

力。我数完了 一沓1 000元，又数 了 两

沓500元，迷迷糊糊地说 了声“3 000”。
我仿佛意识到那人正 准备付钱的手又

缩 了回 去，他 随即掏出 了 105元的余

款。办公 室里的喧闹声搅扰 了我的警

觉性，我没有复核一遍就在缴款单上

盖了收讫章。那人迅速地离开了。
临下班时，我开始 结账，猛然发现

货款 少了整整1 000元。我慌了，心 一

下子跳到了嗓子眼，赶紧复核 了一遍，

还是少了 1 000元。这时，收款时的那

一幕在我脑海中回 放。不错，肯定是

他。我飞快地跑向仓库，那人早已没了

踪影。问问送货回 来的工人，说买货的

人是中港人，货送到大桥就转车走了。
中港是我县西边的一个乡镇，离这里

有二三十里远，现在肯定追不上了。我

怀着烦乱不安的心 情回 到了 家，1 000

元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 目，那时我的

月工资还只有100多元。为 了不让 父母

知道，我竭力掩饰住内心 的不安与焦

虑，像往常一样吃饭、午睡。汗珠浸湿

了我的衣衫，我辗转难眠。没到上班时

间，我就去向单位经理作了 汇报，经理

派小马与我同去追款。
乡间的小路崎岖 不平，途中又 下

起了 小雨，道路 变得更加 泥泞。我和小

马被淋成了落汤鸡。初秋的午后已有

了一丝寒意，小马连打了几 个喷嚏，可

我已经麻木了，只 在心中默默地祈祷，

希望自己遇到的是一位诚实、善良的

农民，追到款我一定要给他 送上一面

锦旗。经过一路颠簸和四 处询问，终于

找到 了 这个叫“金湾”的村子，顺 着门

前堆放的钢材我们找到了他 家。对我

们的到来，他似乎一点也不意外。小马

十分婉转地说明了 来意，他沉默 了一

会儿，吐 出一句话，“如 果钱不给足 ，你

们怎么会盖收讫章呢？”还信誓旦旦地

表示，他不会发不义之财。小马让他盘

盘口 袋里的余款，他却说现在口 袋中

钱多钱少也分不清了。我仿佛被当 头

打了一闷棍，懵了，恍恍惚惚也不知怎

么迈出门槛的。
我们又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向当

地派出所求助。听完了我们的情况介

绍，民警摇了摇头，“这个难办啊！他是

村里有名的刁 蛮户，这几年在外面贩

卖鱼虾发了 大财，如 果没有足 够的证

据，我们也奈何不 了他。”我的心 彻底

地冷了。
黄昏时分，我们疲惫沮丧地回 到

了公 司。小马把下午的追款情况向经

理作了汇报。“老老实 实做人，踏踏 实

实做 事，这1 000元 就 当是交 了 学费

吧 ，来日方长，你可要好好把握啊！”经

理的一席话好似一剂良药，抚慰了我

受伤的心。
时光飞逝，7年的 时间过去 了，每

当我在工 作中遇到困难与挫折时，就

想起经理说的话。几 年来我不断加 强

业务学习，充实、提高自己，去年还顺

利通过了会计师资格考试。
在复式记账中，遵循 着这样一个

规律：“有借必有贷，借贷必相等”。会

计人生也是如 此，有借也有贷，有得也

有失，不以 物喜，不以 己悲。我错失了

1 000元钱 ，而得到的远比 这珍贵得

多。

“会计人”征文选登会计——磨炼我的职业

★娄西平★（浙江）

由 于 家境 贫寒的缘故 ，1984年我

高中毕业即参加 了工 作，心 想，要是能

在企业里搞采购那多好 ，名山大川随

你游玩。殊不知命运却阴差阳错地让

我这个自小讨厌数 字而且 又粗心的人

干起了会计！
初学会计，真是恼人。写不完的数

字，填不 完的凭证，编 不 完的报表，翻

不 完的账本，最让人扫兴的是每月 1—

10日每晚跟着我的师傅加 班，即使逢

年过节，也是雷打不动。多少谈情说爱

的机会，多少与友交杯的机会，都在算

盘中流失。那时，办公 室里尚没有取暖

器、电热玻璃台板，更不 用说 空调 了。
闷热的夏天，为 了 不吹乱票据，不得不

关掉电风扇。数九寒冬，恰逢编制年

报，经常加 班到深夜，手、脚长出 了奇

痒无比的冻疮。不过每次夜班以 后与

师傅、师姐一起吃上一碗伍 角钱的馄

饨，倒也其乐融融。
抱 着“不 干则 己 ，一干就要干好”

的信念，1986年我考进了电大财会班，

更加 系统地学习财会理论知识。正 当

我通过助理会计师资格考试，准备大

干一番会计事业的时候，也许是上天

怜悯我这个“屁股不着凳”的人不 太适

合干财务吧 ，在一次偶 然的谈话 中，我

向工人师傅们谈及 了企业管理上的一

些漏洞，“泄露”了企业秘密，我被厂领

导“幸运”地征入企业首批推销员行

列，干起了“千山 万水，千言万语”的 工

作。4年之后，由于秉性耿直，被某领导

“看中”我是个多用人才，放在总务科

售饭菜票。一气之下，随我原先的经营

主任 离开了企业，我在一合资企业中

干起了财务总监一角。本发誓这辈子

再也不干会计的我，又 不得不重操旧

业。为 了让 自 己的财会理论水平不断

提高，以 便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，1998

年我报考了会计师资格考试，哪知几

年不 干会计，会计科目、制度 变得面目

全非，结果可想而知。又经过一年的准

备，1999年我终于取得了“会计中级 资

格证书”。当我手捧这本棕 色证书的时

候，按捺不住 内心 的激动，与友一醉方

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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